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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庄消失了吗？

———《巫师简史》的乌托邦难题

卓　今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３）

［摘　要］于怀岸小说《巫师简史》，展示了湘西偏僻山寨猫庄乌托邦制度的结构性困境，即乌托邦式的猫庄尽管很大程度上
做到了公平，其制度甚至类似于社会主义制度，但内部矛盾重重，最后土崩瓦解。小说由此发问：动荡时代中，猫庄人对生命

的保全是否可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生激烈碰撞和撕裂情况下，猫庄人把握世界的方式如何重建；价值观、生命观都在改

变的全球化背景下，新的猫庄如何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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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造就了产品的同质化，同时也造就了人的
风格同质化；一个阶层一个类型的人，成片成群地

显现出同等的品质，就连纯粹个体劳动的作家也在

思维模式、语言、作派上趋同化。于怀岸是少有的

例外。他蜗居湘西永顺，湘西人的独特的世界观和

审美观，还没有被现代社会完全稀释，身上还保留

了由神秘文化熏养而成的灵动和醇朴。于怀岸把

这种独特性巧妙地灌注在自己的作品里。在当下

这种写作环境中，他的优势很明显，因为他有基层

生活打底，接地气，有素材，有生动活泼的群众语

言；同时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小说家，知道小说该

怎么写。作为“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他过去写过

很多优秀作品，但他不满足，一直在探索，《巫师简

史》也是他探索的成果。他过去的很多中短篇主要

写现实的湘西，乡土题材、打工题材都有涉及。作

为湘西作家，于怀岸意识到波诡云谲的湘西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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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从整体上进行书写。他决定把巫师史和近现

代湘西史结合起来写，这种写法，对作家来说是个

挑战，是需要魄力的。这部题为《巫师简史》的小

说，于怀岸选了一个巧妙的角度，从湘西地区神秘

文化的主角———巫师切入，描写了半个多世纪以来

湘西地区一个古老村庄———猫庄的发展史或者说

毁灭史。看得出来，无论是作品的结构、视角还是

人物塑造，他都是花了大量心思的。

　　一　乌托邦结构下的生命观

把《巫师简史》定义为历史小说、家族小说，应

该是没有问题的。历史小说、家族小说通常有几个

问题绕不开：首先是历史观问题，它体现作家的主

体性和倾向性。可以选择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这

种进步的历史观，也可以选择虚无主义历史观、进

化史观、自然历史观、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等等。其

次是艺术空间，即这类小说应该以历史上真实发生

过的人和事为基本素材，在熟悉历史的前提下进行

材料选择和人物安排。第三个是方法和视角，其如

何应用，作家的常识和素养起决定作用。在进步的

历史观导引下，作家一般习惯以启蒙心态和民间立

场进入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受后现代主义和解构

主义影响，信奉历史虚无主义，怀疑理性认知，反英

雄，反革命史，强调历史偶然性和个人感受。

在《巫师简史》中，猫庄的巫师史与湘西的近现

代史是重合的。没有一个脱离湘西社会环境的巫

师史，也没有离开了巫师的湘西近现代史。湘西文

化是多神主义文化，虽然经历过不同文化的启蒙，

但这种文化一直强悍地保存了下来。巫师并不服

务于某一个神。湘西是多民族地区，每个民族都有

自己的神灵，私家神、公共神，还有鬼魅、精灵，众多

神灵都靠巫师来沟通。猫庄的族长制与世界大多

数族长制相同，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农

业社会的族长制融合了血缘政治、地缘政治。“缺

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

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

础。”［１］６５同时，人口繁殖会给土地带来巨大的压力，

成熟的农业技术也是血缘政治得以延续的基本前

提。“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率的限制，带着这个

社会族群分裂，分出的部分到另外别的地方去找耕

地。”［１］６７猫庄这个原始状态的社区形式恰好处于血

缘和地缘的合一状态。猫庄整体上就是赵家家族

的聚集地，但同时也开始有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国

乡村常见的“新客”“外村人”“客边”“寄籍”居住。

彭武平、彭武芬兄妹，哑巴岩匠等外人的加入，动荡

年月人口的频繁流动，使得猫庄政治已经不是纯粹

的血缘政治，但总的来说，猫庄所有成员共享一种

价值、历史、文化和语言，有一种高度的体制认

同性。

赵天国既是巫师又是族长，他身上某种程度上

还带有“政教合一”的政治色彩。两种不同身份角

色使得他管理猫庄的方法有所不同，但目标却是惊

人的一致，那就是保一方平安、飋灾祈福、确保子孙

繁衍。赵天国父亲赵久明对这种制度有过潜心的

探索，他认为：“巫师和族长两种职责并不相悖，反

而高度统一。作为一个巫师，一个天神的使者，他

的任务是驱魔、镇妖、除邪、解秽，保山寨人人平安，

六畜兴旺；族长的职责则是让种族兴旺，子孙繁衍，

山寨强大，不受外族侮辱；反之，种族兴旺强大也一

定会带来山寨平安、六畜兴旺、妖魔鬼怪退避三

舍。”［２］５赵天国是一位道德高尚、有担当的族长，符

合儒家“贤君英主”的标准。他励精图治，继业守

成，试图开创治世，但他的理想与那个时代是完全

冲突的。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他想利用另一个

身份的特殊能力———巫师的神力改变现实，却仍然

难以挽回这“社稷飘零”的局面。近代史上的猫庄

并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全封闭社会，它也

有与时俱进的一面。为了提升本族的竞争能力，赵

天国也不得不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他很重视文

教和武治，不断改良武器（改进弓箭、购买火铳），督

促村民练武强身，提升作战能力。每当猫庄面临重

大历史选择或者遭遇重大事件时，都会收到神谕。

神谕是某位祖先通过在世的活人说出来，“只能意

会”，并且用的是“发音极其深奥古怪”的已经消亡

几百年的赵氏家族的土话。语言符号是巫师与神

沟通的核心机密，它是横在巫师与普通民众之间的

屏障和壁垒，掌握这个核心机密只有一个渠道———

世袭。

赵天国六七岁才开始说话，不鸣则已，一鸣惊

人。他发出一串当地人从未听到过又似曾相识的

音节———“你敢弄死我的鸭儿，我就弄死你”；他说

出“它们都是性命，性命没了谁能赔”的超前理念。

在族群械斗、战争、匪患、疾病等各种威胁面前，超

前的生命观既是猫庄的制胜法宝，同时也是制衡猫

庄的软肋。猫庄与白水寨是死对头，白水寨的龙大

榜请巫术高明的巫师施了邪法，朝赵久明射了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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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胸口的毒箭。起初，没有人知道毒箭是从哪里

射来的，它跨越了传统射程的空间概念，把神秘的

意念附加在箭这个实体上。它实际上是意念杀人

低阶模式，同时又有现代军事上洲际导弹的影子。

年轻的赵天国对这种双重的“高技术”一时不知道

如何应对。他是一个极其重视生命的巫师兼族长，

他的这种生命观灌注于他生命的全部历程。他上

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造石头房子。盛产木材的

湘西，几乎看不到用石头建造的房屋，因为石头建

造的房子不仅成本高，而且不宜居住；但为了阻挡

这有形和无形的毒箭，赵天国认为这样做是有必要

的。事实也证明，在后来各种真枪实弹的对抗中，

石头房子和石头砌的寨墙是最好的防守堡垒。赵

天国要求“猫庄各家各户不准造木房，一律去乌古

湖开采条石或去那支溪河背大卵石”。此语一出，

整个猫庄的人都炸锅了，因为人们连见都没见到过

石头房子。为对付时不时前来掠劫的龙大榜，族长

的弟弟赵天武拿着《演武手册》组织村民操练，要求

他们学会使用新式武器火铳。不幸的是，赵天武在

一次龙大榜的偷袭中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尊重生命、追求平等是赵天国治理族群的大前

提。岩匠周正龙和他哑巴弟弟周正虎长年在猫庄

建石头房子，但赵家老三赵天文按照城里学来的规

矩，把周家两兄弟当下人看。他认为主子就是主

子，奴仆就是奴仆。赵天国对此严厉地制止，他说：

“我们猫庄从没招过长工，你是第一家，待好人家两

兄弟。这两人都是忠厚本分之人，别搞主子奴仆那

么多规矩，让人家心里不舒服，猫庄人听起来也不

是个味道。”［２］９９在赵天国看来，你坏了这个规矩，以

后族人打短工不也成了奴仆？猫庄从来只有辈分

大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猫庄的这种平等观也

有局限性，落实到婚姻问题上时，就无法体现真正

的平等。彭长梅出嫁时被土匪龙大榜强奸，怀上龙

凤胎，生下彭武平和彭武芬。在长沙讲武堂学习的

丈夫彭学清发现真相后休掉了赵长梅，猫庄人也只

能忍气吞声，让他们母子三人寄身赵家祠堂。在教

育问题上，猫庄没有表现出性别上的歧视，但大环

境的不平等他们改变不了，科举取士制度下的旧式

教育模式也影响和辐射到猫庄。天资聪颖的彭武

芬因为性别原因没有了往前发展的可能，她只念了

两年书就变成家里的半个劳动力，她不可能像赵长

林那样进县城上学，最后出国留洋。赵天国与表弟

彭学清在生命观上是截然不同的。彭学清在他爹

坟前杀土匪，邀请赵天国前去观摩。赵天国呛他一

句：“我是巫师，心里头住的是神，不象你们军人，心

里头住的是魔鬼。”彭学清用剥皮、凌迟的手段对待

俘虏，性格极其残忍。赵天国还把前去杀人现场看

热闹的赵长春和彭武平狠狠打了一顿，担心他们胆

子大、心肠硬，将来要当土匪。

　　二　猫庄制度的结构性困境

作者在这部作品里设置了一个高度：生命的价

值高于一切。乌托邦式的猫庄在很大程度上是做

到了公平公正的，其一系列制度甚至类似于社会主

义制度。共产党到达这个村庄时，竟出现前所未有

的尴尬———这里没有土豪劣绅，不需要土地改革，

因为家家都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但与此同时，封

建宗法制度的所有不平等在这里又都存在———私

刑泛滥、性别压迫、贩毒、贿赂、藐视公权、以强凌弱

等，神权、父权、族权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村民也

是在这种高压权力结构下获得所谓的尊严的。赵

天国的生命观只是停留在“活命”或者“苟活”这个

最低层次上，要想跳出来达到更高层次显然是不可

能的。现代、后现代的生命观，装不进古代宗法神

权的套子里，小说也因此容易陷入两难境地。作者

极力想证明赵天国搞的不是封建家长的一言堂，但

事实上赵天国作为宗族长老，正是利用礼教仪式从

精神上来控制家族成员和家族的生产生活资料的。

从县城回来的赵天文带回来的“新文明”，在这里不

具有任何启蒙意义，反而流露出资本主义的嗜血本

性。如果说古朴宁静的乡村是令人向往的，革命和

暴力是被否定的，那么猫庄现有的制度值得维护

吗？作为历史小说和家族小说，正视历史是其基本

前提。作者实际上通过赵长梅与彭武芬两代人的

悲惨命运，对猫庄的旧制度进行了质疑。赵长梅与

彭武芬作为猫庄人，不能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财

产分配权、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她们的命运任人

摆布。赵长梅新婚当天被土匪强奸，怀上龙凤胎，

投水自尽，死于礼教；彭武芬自小天赋过人，“班昭

转世，蔡琰再生”，却无法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最终

死于愚昧和巫蛊。

猫庄的宗法主义与巫鬼神秘主义是混杂在一

起的。表面看来，巫师赵天国颇具老庄精神，他对

猫庄的管理大多数时候是无为而治，重视生命，重

视个人感受，但实际上他作为族长，同样具有很强

的儒家实用主义精神。子不语怪力乱神，“祭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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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神如神在。”他在魅界和人间随意切换，进出自

由。当族长时，他是一个世俗的管理者；进入巫师

角色时，他是一个专注于充当人神之间的媒介。不

过，他的终极关怀还是人本身，充分表现出人的主

体意识，他本质上是一个儒家哲学的实践者。

在对待白水寨匪患这个问题上，他吃透了孟子

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精神，允许白水寨这个

强敌存在。当彭学清把土匪龙大榜和吴三宝交给

他处置时，他还是一贯的态度，放他们走。白水寨

龙大榜的存在就是猫庄的忧患，若没有了这个忧

患，说不定还是坏事。“毕竟，酉水两岸土匪多如牛

毛，哪个山寨不对水美田肥的猫庄觊觎已久？一旦

没有二龙山的土匪，猫庄人的神经松弛下来后，反

而离亡寨灭族的日子不远了。”［２］１７４赵天文从城里

带来的商业资本思维模式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赵天

国，因此他也不知不觉有一种现代资本义的进取精

神，也就是被西方称之为浮士德式（ｆａｕｓｔｉａｎ）的文
化模式。［１］４２这种文化模式把冲突看成是存在的基

础，认为生命是在不断克服困难的环境中得到成长

的；没有困难，没有阻碍，生命就失去了意义。生命

正是在这种无尽的循环和递进之中延续的。

但赵天国对自己家族内部的隐患却束手无策。

“赵天国已经清晰地感觉到了真正能毁灭猫庄的也

只有赵天文。这个已经完全不像猫庄人，而像城里

人的他的弟弟，只要回猫庄，每次带给猫庄和族人

们的都不是福祉，而是灾难。”［２］１７５赵天文劣迹斑

斑：谋财害命，杀死对他有恩的曾伯，将曾伯的黄金

和财产窃为已有；乱伦，强奸同族侄女赵长梅致其

怀孕生下私生子；组织民团武装，架空族长赵天国

的权力；私占族田，贿赂，赌博，欺诈。赵天文可以

说是猫庄的毒瘤，正是因为他的贪欲，把世外桃源

猫庄推向了外部世界。当时陈统领（即陈渠珍）进

行湘西自治，训练民团。这些民团平时务农练兵，

战时上战场打仗。赵天文当上了保董，乡公所把白

沙镇西北角七个边远寨子都划归猫庄。赵天文管

辖的总人口不上５００，猫庄是大庄，有３００多口人，
于是他把“白沙乡公所猫庄联保办公室”的牌子挂

在自家大门口。赵天文招收男青年加入民团，但猫

庄青年都躲躲闪闪不愿参加，他只好鼓动猫庄以外

的青年参加。外庄来的大都是猎户，他们愿意加入

民团的原因是贪图赵天文的那几把空杆子枪，以为

可以把枪背回去打猎。这下子猫庄人不干了，赵天

国也不干了。外来力量的加入，使猫庄整个制度体

系都受到挑战，因为猫庄是一个相对纯粹的利益共

同体，这个性质的共同体本质上是很脆弱的。“小

共同体虽然也有人身依附关系与个性压抑问题，但

作为稳定的熟人，乃至亲族群体，它的温情纽带，有

‘信息对称’与‘多次博弈’基础上和信任机制，因

此可以更多地依靠伦理维系。”［３］１１猫庄的这种伦理

基础被赵天文打破了，他的带有现代性质的管理模

式与赵天国的古典模式形成对抗。

赵天国的生命观越来越无法落实。猫庄为了

躲避抽丁，常在户籍上玩花样。赵天文重新登记户

口时，赵天国说：“你把哪家有三个以上男丁的匀一

下，匀到只有一个男丁也没有的人家名下，每家都

别超过三个男丁。这样，猫庄的总人口不变，万一

有人来查也查不出名堂。”［２］１７８按照湘西自治军政

府的规定，战事吃紧需要兵源的时候是三丁抽一

丁，但赵天文却以“秉公上报”“对得起良心”“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的大道理抢白赵天国。赵天国只

能眼睁睁地看着赵天文把猫庄子弟拉出去练兵，以

至于后来的抗日、剿匪、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猫庄

青年一样都没躲过，伤亡甚至在周边寨子的平均数

之上。

以赵天文任保董为界，猫庄可分为前猫庄时期

和后猫庄时期。前猫庄时期，基本符合古代桃花源

理想，政治清明，生活平静，衣食无忧。钱穆先生认

为汉代是轻徭薄赋做得比较好的时代，虽然名义上

十五税一，实际上是三十税一。汉文帝时，曾全部

免收田租，前后历时１１年之久。“因中国疆土广，
户籍盛，赋税尽轻，供养一个政府，还是用不完。”［４］

这么好的制度为什么还会引起社会动荡呢？中国

封建统治者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土地所有权

的问题。土地私有制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土地

政策。土地自由买卖，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国家

赋税越薄，地主越得利。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佃农

后，给地主缴纳高比例的租金。这样看来，“轻徭薄

赋”与“平均地权”结合才算好的制度。猫庄在这

两方面都做到了。土地按人头分，优劣搭配，每３０
年重新调整一次。但在匪患和战乱频仍的年代，

“轻徭”是建立在周边村寨“重徭”的基础之上的。

薄赋也是很难做到的，况且他们还要额外拿一笔钱

来买通各级官员，保证不抽猫庄的壮丁。这一笔成

本怎么分摊？所以，到了后猫庄时代，平均地权刚

好与新政权重合，抽丁这一项则全部颠覆。时代的

大环境之下，猫庄青年根本不用动员，都是主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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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种社会大事件的。

在第十二章（小说一共２５章），巫师赵天国的
神力消失，加上族权被赵天文架空，神权和族权双

重失效。虽然赵天国疯颠之后又重新掌管猫庄，但

名称变成了保长（保董更名后的名称）。因此，《巫

师简史》实际上只有半部巫师史，第十三章之后为

可视后猫庄时代。

　　三　家族史与革命史结构下的后猫庄时代

小说从第十二章断开是有它的内部逻辑的。

表面看起来，巫师失去法力，赵天国变成普通人，小

说的连贯性似乎从中间折断；实际上是猫庄被解构

后，后猫庄时代来临，神权变成多余了。并不是某

种神秘力量收走了法力，而是单纯的法力无法驾驭

复杂的现实。

于怀岸的家乡在永顺县。假定猫庄是从永顺

抽象出来的一个典型村庄，它不同于某一个具体的

村庄，但它又具有所有村庄的特征。在中国近现代

史上，永顺县成为社会大动荡的中心。清政府巡防

营与同盟会的斗争、革命党革命、国民党建立统治

政权等社会大变革，相继在这里发生。湘西的安宁

和动荡都与湘西王陈渠珍有关，他也是在永顺被削

兵权的。湘鄂川黔四省红色革命根据地中心就建

立在永顺塔卧，著名的嘉善抗日阻击战也跟永顺有

关系。陈渠珍被何健夺了兵权后，部队由顾家齐带

领并开出湘西，编号为１２８师。浙江嘉兴县志记载
的抗战阵亡将士名单，以湖南人为主，最多的是凤

凰人，永顺人也不在少数。著名的湘西剿匪，永顺

是匪患重灾区，永顺五连洞生擒匪首李兰初是当时

轰动湘西的剿匪大事件。《巫师简史》把其中的一

些历史事件做为副线处理，通过人物命运的演绎植

入小说情节之中，不过重要人物都用了化名，看起

来像是虚构的。从小说中看，每当这些历史大事件

来临时，猫庄都以消极方式应付。它们铺天盖地而

来，风卷残云而走。经过这样一遍遍的折腾，覆巢

之下安有完卵。历史的进和猫庄的退形成矛盾和

张力，其间人性的挣扎和撕裂，天生是小说的好材

料。与《巫师简史》题材类似的小说大都是以家族

为切入点的，像《白鹿原》《尘埃落定》等，这些家族

小说都是正面描写，积极介入，视角宏阔，大开大

合。《巫师简史》避开了这种套路。猫庄是消极的、

逃避的，他们用石头屋把自己包裹起来，用鸦片换

来的枪支让自身长满了刺。对赵天国来说，似乎是

怕什么来什么，不管他多么有能耐、多么卖力，家族

成员还是以不同的方式损耗着。这里的青年一代

家族成员也没能把准时代脉搏，始终是被时代拖着

走。赵长春一腔爱国热情，但只能以上山落草为寇

的方式来抗日。不招人待见的彭武平却误打误撞

成了新政权的领导人。制度改变才是颠覆性的，赵

天国斗不过历史规律。他有朴素的生命观，但不懂

人的自由和觉醒。小说结尾，凶恶的土匪头子龙大

榜与和善良的巫师族长赵天国被关在一个号子里，

同时枪毙。这种荒谬的情节使得悲剧更悲，由此也

可以看出作家在结构上很用心，小说有很强的艺术

表现力。

《巫师简史》前半部是巫师史，后半部是革命

史。第十三章之后，表现的是国民党、共产党、土匪

这三股力量之间的对抗与融合，没有核心人物。革

命的风暴之下，巫师的权力被瓦解。猫庄人或赵家

家族的人与这三种势力中都有关联。彭武平是一

个极具破坏性的人物，在小说中显然不是一个正能

量的人物。他出身不明不白，人品不佳，生性凶残，

对恩人恩将仇报。他代表的所谓革命力量摧毁了

一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恶毒的隐喻。因此，在人

物安排上，需要另外一种力量来补充和升华，赵长

春似乎可以作为这样的角色。在党派和政治立场

上，赵长春和彭武平不是一路人。赵长春身为国

军，为人正直，本性善良，迫不得已做过土匪，抗日

战争为国捐躯。彭学清是跨越这三股力量的人，他

既是军人又是文人。作为军人，他能打硬仗，但手

段极其残忍；作为文人，他为礼教所缚，抛弃妻子和

一对非亲生的儿女。他意识到新政权的好处，起义

投诚，却被冤杀。人性的复杂性在这个人物上展开

得很充分。历史小说常常因体裁的限制，人物和事

件往往是粗线条的，叙事采取的是俯瞰式的大广角

镜头，作者很难腾出手来对人物进行细致入微的刻

画。彭学清这个人物其实是可以刻画得更精细一

些的。他的复杂性格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复杂，但他

内心难以知晓的深刻矛盾、痛苦和纠结都被简单化

处理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如果说赵天国与

赵天文两个人物的塑造因本性上的泾渭分明，代表

了两种力量、两种阵营，那么彭学清恰好是介于二

者之间的一类人物。

在小说中，赵天国与赵天文进行过反复的博

弈。赵天文赌博，按族规要处罚十鞭。赵天国要赵

天文“吃了早饭到祠堂来”，赵天文却以“我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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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是政府官员，谁敢给我动刑就是犯法”予以拒

绝。赵天国尽管以“进了祠堂只有族人，没有保董，

没有团丁”来反驳赵天文，但赵天文的后台老板太

大，是国民政府，因此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下

子送走二三十个年轻人”。赵天文疯颠之后赵天国

重新获得权力，又要与共产党的新政权争夺权力。

最终，猫庄躲过了最惨烈的土地革命。动土地就是

动当权者的老本，无论是哪个朝代，概不例外。中

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土地革命应该是春秋时

期的鲁国初税亩。初税亩打破了原有的井田制，履

亩而税，损害了鲁国贵族的利益，“《公羊》《梁》

便群起而喊道：‘非正也’，又说天下‘什一’是‘天

下之中正’，‘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

小貉’。”［３］２７有时老规矩并不见得是好规矩，但人

们不喜欢变革，所以老规矩很难改变。中国共产党

的土地革命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彻底的土地

革命。如果说猫庄的平均地权是基于伦理基础的

信任，那么新政权的土地革命则是基于制度上的信

任。如何抉择？猫庄人的观念一时也转变不过来。

从小说文本可以看出，猫庄的领导者们都是理

想主义者，或者说乌托邦主义者。猫庄人对激进和

改革怀有恐惧，他们不当兵，不为匪，不与外界过多

地交往，过着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的小日子，避开

党派和政治大环境。但在历史巨轮的辗压下，这种

乌托邦理想是肯定会被辗得粉碎的。的确，新的政

党的介入，使猫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巫师的法

器被毁，旧制度被推翻。然而，猫庄彻底消失了吗？

小说提了几个潜在的问题：一是在那种动荡的大时

代，猫庄人这种对生命的保全是否可能；二是湘西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生大规模的碰撞，猫庄往远古

的农耕社会退守，历史却无情地大踏步前进，人的

观念从根基上被摧毁，猫庄人如何重建把握世界的

方式和生存的方式；三是人们心目中理想的猫庄还

在，然而，全球化已经渗透到世界每个角落，互联网

介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人们的价值观、生命观

都在发生改变，新的猫庄该如何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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